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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碧琼 文/图

10月 23日上午，朱佳祯提着黑
色工具包，来到湛河区南环路街道
程庄社区一户居民家。进门后，他
一边戴鞋套，一边跟主人闲聊。随
后他来到钢琴旁，弹了一曲《梦中的
婚礼》，探知钢琴的真实状态后，他
熟练地打开琴盖，卸掉上门、键门，
装上红色止音带，用音叉校对标准
音后，敲击琴键，皱眉聆听，手持扳
手，弯腰调琴……

“这是架新琴，因运输路上的颠
簸和环境温湿度的变化而有些水土
不服，音跑得比较多。”朱佳祯告诉
记者，一架钢琴有88个琴键、210多
根琴弦和10000多个零部件，任何一
个细微之处出现偏差，都无法传达
准确的音律，“瞬间听辨音律的准确
性，操控钢琴的每个构成零件，找回
走失的音符，就是我们钢琴调律师
的工作。”

调一台琴至少需要40分钟

朱佳祯今年35岁，身材适中，非
常健谈。他说，他大学读的音乐表
演专业，毕业后在琴行工作一段时
间后，被调律师这个职业吸引，去宁
波海伦钢琴工厂进行了系统学习，
如今是一名中级调律师。“调律师的
工作包括三项内容，一是调音准，二
是通过机械调整，对琴键、击弦机等
进行问题查找、维修和更换，三是根
据客户需求进行音色调整。”

“一根琴弦需要击打5次左右才
能调准，算下来一台琴起码得击弦
1000多次，如果有的琴不好调，击弦
次数还要增加。”忙碌一个小时后，
朱佳祯的调律工作完成。“慢工出细
活，一台立式钢琴调音大概需要40
分钟到一个半小时。如果遇到需要
维修、整理等问题，会耗时更久。”

今年30岁的户亚奎已经入行10
年，他在市区湛南路开了一家琴行，
除了调律，还负责提供钢琴授课等
业务。“初学时，因为控制不好力度，
我弄断了好几根琴弦。”10月24日，
户亚奎在课间休息时接受了记者采
访。他的声音非常好听，可能是受
凉了，时不时咳上几声。

“我大学学的音教专业，大一在
外面代课时认识了一个琴行老板并
拜他为师。老师是宜春保利剧院的
特约调律师，上世纪90年代就拿到
了高级调律师证书。在他的教导
下，我进步很快，那几年我还有幸和
老师一起为保利剧院一台价值200
多万元的九尺施坦威调律。”户亚奎
说，2016年，他在上海考取了中国轻
工业协会颁发的中级调律师资格
证，“工作这么多年，几乎没有客户
要求我出示调律师资格证。”

记者了解到，钢琴调律师分为
五级，由低到高分别是初级、中级、
高级、技师和高级技师。“想成为高
级技师，最少要工作积累二十多
年。”朱佳祯说，目前平顶山共有十
几名调律师，“大家经常交流，遇到
难题共同探讨解决办法。”

钢琴调律的价格根据调律师资
历水平、钢琴状况、使用场合而有所
浮动，一般家庭用琴收费在200元到
500元，演奏用琴因调律标准更高、
难度更大，收费也更高。

钢琴调律师：用耳朵找回走失的音符

“整架琴所有琴弦的张力加起
来将近20吨，非常考验体力和耐力，
所以女调律师比较少。”朱佳祯说，
在调律师的工作中，重量无刻不在，
常常需要搬动几十斤重的钢琴门
板、击弦机等。他拿出自己的黑色
工具包说：“这个工具包重20多斤，
里面只放了音叉、扳手、琴钳、止音
夹等六七十种常用工具。全套工具
能填满三个20英寸的行李箱。”

“有一次我一天调了十几架考
级用琴，从午饭过后忙到晚上 10点
多，完工后浑身疼，瘫坐到那儿一句
话都不想说。”户亚奎告诉记者，大
多调律师在工作中都需要长时间保

持一个姿势，以便找到更好的发力
点，所以肩周炎、颈椎病、腰肌劳损、
腰椎间盘突出等职业病纷纷找上
身。

户亚奎在檀宫小区调试过一台
海伦钢琴。钢琴主人原本准备自己
学琴，后来调到外地工作、结婚生子，
直到准备给小孩上钢琴课，才想起来
这台闲置了10多年的钢琴。当时钢
琴走音严重，踏板也被孩子弄断了，
他当场调了三遍音，加上维修，用了
六七个小时。年久失调的琴弦需要
充分释放张力，即使调到了标准音，
也会很快再次出现跑音。一个月
后，他上门进行了二次调音，以让这

台钢琴的音准保持稳定。
钢琴宜小动，不宜大动。如果

相隔较长时间调音，会导致音调偏
离过大，对钢琴本身及琴弦都不好，
增加了调试难度和调试费用。朱佳
祯在新城区碰到过一架30多年没有
维护的珠江118，钢琴主人是一位六
七十岁的老太太。“钢琴已经无法完
全修复，损坏的零部件换新费用都
足够买一台新琴了。”朱佳祯说，双
方协商后，他从上午9点忙到下午3
点，仅琴弦就换了 12根，“虽然无法
调整到正常状态，但一般练习还能
满足。这样的结果，对方也很满
意。”

全套工具能填满三个行李箱

上周，记者见到28岁的庞凯飞
时，他正在建设路一家琴行帮顾客
选琴。他身着深蓝色连帽卫衣，眼
睛大大的。因为对钢琴的内部构
造、性能、音色比较了解，他往往能
帮顾客选到性价比较高的琴。

电影《听风者》里，梁朝伟饰演
的盲人调律师靠着超凡的听觉，找
到了敌方的电台。“现实中调律师没
有那么神乎其神，但听力还是比常
人敏锐一些，毕竟我们每天都在坚

持用耳朵测音调律。现在我自己弹
琴，即使蒙住眼睛，也能听出一些钢
琴品牌，如鲍德温的琴声音偏亮，卡
瓦依则比较内敛，低频、中频声音比
较足。”说话间，悦耳的琴音从庞凯
飞手中流淌而出。

他笑起来带着些腼腆，言语中
却满是自信，“入行5年，我调过的琴
约有2000台，包括家庭用琴、学校用
琴以及市文化艺术中心、平顶山学
院等地的演奏用琴。今年7月1日我

市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
周年合唱比赛伴奏用琴也是我调试
的。”

虽然耳朵越磨越灵敏，但“出来
混，迟早是要还的”。长期过度用
耳，调律师的耳朵会比一般人衰退
得更快。庞凯飞说，大部分调律师
都很注意保护自己的耳朵，基本不
去KTV、迪厅、电影院等嘈杂的场所，

“我也很少用耳机，听到高分贝的声
音就会下意识地捂住耳朵。”

为保护耳朵不去KTV电影院

“卡瓦依钢琴工厂有一个职位
叫MPA，即首席调律师，负责高端钢
琴调律。成为MPA的首要条件，就
是拥有优良的品格。”庞凯飞说，从
这里看出，调律师是个良心活儿。

户亚奎对此非常认同。“很多客
户不懂琴，对调音前后的变化不能
很好分辨，这就要靠我们的责任心
了。”户亚奎有些无奈地说，他每次
调律过后都会再三检查，并向客户

普及钢琴保养知识，如放置钢琴的
环境需要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
每年根据情况调律一到四次等，但
大部分人并不在意，“还以为我在借
机搞推销”。

曾有客户认为他调律完钢琴音
色反而“不对”了，这其实是长时间走
音的钢琴变得“准确”后所造成的不
适。户亚奎总会耐心地给对方解释，

“让他们多弹，多对比网上的钢琴曲，

一般适应一两星期就好了。特别是
儿童初学钢琴，音高概念还没有形
成，绝不能让似对非对的‘琴缝音’误
导了他们。毕竟一架失准的钢琴，是
不可能把孩子送进音乐厅的。”

问及未来，户亚奎淡然一笑，
“我要努力提高技艺，争取成为老师
那样的优秀调律师，穿梭于不同钢
琴之间，为它们寻找最和谐的状
态。”

职业责任感非常重要

庞凯飞为三角钢琴调律


